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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抑郁症是一种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精神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精神不振、兴趣减退和精

力不足。针刺作为传统中医疗法，在抑郁症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其机制涉及对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

五羟色胺(3-(2-Ammonioethyl)-5-hydroxy-1H-indolium maleate, 5-HT)、多巴胺(Dopamine, DA)、去

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组胺(Histamine)等的调控。概述针刺研究进展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

递质改善抑郁症，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抑郁症提供理论依据，探索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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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mental disorder that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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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s, mainly manifested as low spirits, reduced interest, and lack of energy. Acupuncture,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rapy, has shown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 involves the regulation of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including serotonin 
(3-(2-ammonioethyl)-5-hydroxy-1H-indolium maleate, 5-HT), dopamine (Dopamine, DA), norepi-
nephrine (Norepinephrine, NE), and histamine (Histamin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acupuncture in improving depression by regulating monoamine neurotransmitter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and exploring its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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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主要症状包括精神持续低落，对事物失去兴趣，精力不足，是一种严重限制

患者心理、社会功能和降低生活质量的精神障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 2030 年，抑郁症将成为全

球疾病负担的最大原因，作为精神疾病中最严重的疾病，是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1]。抑郁症的相关发病

机制很复杂，其病理生理机理还没有完全阐明，目前主流的假说有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HPA)轴假说、神经营养因子假说、免疫炎症假说、肠道菌群失调假说等多种假说[2]，其中较为公

认的抑郁症发病机理假说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假说：单胺神经递质，如五羟色

胺(3-(2-Ammonioethyl)-5-hydroxy-1H-indolium maleate, 5-HT)、多巴胺(Dopamine, DA)、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NE)、组胺(Histamine)等，共同参与调节抑郁症的发生。针刺疗法具有潜在的缓解抑郁症

状的优势，可替代或补充药物治疗，是一种可用于缓解抑郁症状的有前景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可作为改

善结局的药物治疗替代或补充治疗[3]。相对于药物治疗而言，针刺的优点是：费用低，副作用小[4]。此

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针刺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方式在效果、安全性和耐受性方面优于单独的药物

治疗，并且起效更快，这突显了针刺与药物联合治疗抑郁症的潜在优势[5]。 

2. 抑郁症的针刺治疗起源 

抑郁症，中医属于“郁证”范畴，郁证的发生常与情志不舒、思虑过度、饮食不节等因素有关，其病

位在脑，涉及肝、心等脏腑，病机为气机郁滞，脏腑阴阳气血失调[6]。郁证的发生常与情绪低落、思虑

过度、饮食不节等因素有关，郁证的发病原因使用针刺疗法治疗抑郁症最早是在《内经》中提出的：《内

经》中记载的抑郁症，就叫解㑊。解㑊是指身体懈怠、懒惰的状态，对应抑郁症的劳累感增加和行为减

少的精力下降。治疗上提到刺足少阳，因为劳累感、精力差属于肝萌芽蓄健之力不足，刺少阳可以促进

肝的生发。郁证的针刺治疗以疏肝解郁、调畅气机为核心，常选取百会、内关、太冲等为主穴，配合辨证

选穴，结合补泻手法调节情志。针刺作为一种独立的辅助治疗方法，已经成为治疗抑郁症的一种有效的

治疗方案，主要有两种类型，普通针刺和电针。而与普通针刺相比，电针可以产生更一致和可重复的结

果，因此，电针是临床试验和实验室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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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控抑郁的单胺类神经递质的相关机制假说 

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 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等，是由大脑和肾上腺分泌

的神经递质中的一类，在大脑发育、情绪调节、应激反应中起核心作用，在神经递质的组成和构成中具

有重要作用。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是抑郁症致病的经典学说，也是多重抗抑郁药和针刺疗法的理论依据。

有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脑部突触间隙和突触后膜 5-HT、NE 和 DA 受体在突触后发生了显著的数目

减少[7] [8]。5-HT 最早发现于血清中，又称血清素，抑郁症患者血清中的吲哚胺 2、3-双加氧酶(IDO)过
激表达、色氨酸(TRP)分解速度加快、突触间隙神经递质 5-HT 水平降低、抑制色氨酸合成 5-HT，从而加

速抑郁症的发生[9]。DA 在行为动机的强化和积极激励功能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快乐的情绪下，DA 的

分泌量明显上升，在沮丧的情绪下 DA 分泌明显降低。同时，单胺类神经递质中的组胺也是诱发抑郁症

的因素，一项临床研究表明，184 名初次抑郁的青少年患者，其组胺水平比对照组的组胺水平明显提高

[10]。 

4. 通过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治疗抑郁症 

4.1. 通过针刺对于 5-HT 调节作用 

5-羟色胺(5-HT)，又称羟色胺，是一种单胺类神经递质，主要存在于动物和人类的血液中，也存在于

人体的血清素中。脑内单胺类 5-HT 的耗竭是抑郁症领域传统广泛接受的假说[11]。针刺通过调整 5-HT
的水平和敏感性，能够实现抗抑郁的效果。王保国等[12]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血清中 5-HT 的含量可以

通过“通督治郁”针法得到有效改善，从而起到抗抑郁的效果。秦娜等人[13]在治疗前后用针刺神堂、脑

户穴，检测血清中 5-HT，结果发现针刺组 5-HT 含量较治疗前升高，说明针刺对单胺受体的调节有抗抑

郁作用。徐雪娇等[14]研究发现，用针刺四神聪，可使拘束苦闷的小白鼠扭转拘束苦闷的种种行为。这可

能与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1 (CREB1)、糖原合酶激酶 3α 
(GSK-3)、磷脂酶 A2 组 V (Pla2G5)以及 N 型 α1B 亚基(CAUA1B)和核受体亚家族 4 组 A 成员 1 (NR4A1)
等基因相关。而这些基因与电压依赖的钙离子通道相关。5-HT 在病理生理学和抑郁症的治疗上得到了人

们的普遍重视。电针能调节 5-HT 受体，进而改善抑郁样行为[15]。对慢性温和不可预测应激(Cumical 
Mildunpredictable stress, CUMS)诱导的大鼠研究发现，电针治疗通过增强海马区 5-HT 合成，提高 5-HT1A
受体水平，增加脑内及突触间隙 5-HT 含量，从而逆转其抑郁行为缺陷，达到抗抑郁作用[16]。同样，穴

位电刺激具有抗抑郁功效，主要或部分通过改善 5-HT 受体并上调脑区域突触间隙中的 5-HT 含量[16]。
多巴胺能通路，尤其是涉及腹侧被盖区(VTA)和纹状体的通路，被认为是一种异常的情绪状态和行为，有

助于在重度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中被观察到[17]-[19]。核磁共振(MRI)研究表明，纹状

体的结构和功能异常与 MDD 发作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20] [21]，Wang 等人报告了针刺后 MDD 患者纹

状体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FC)的变化，表明针刺通过调节皮质纹状体奖励/动机回路发挥抗抑

郁作用[5]。此外，来自动物研究的证据表明，针刺通过调节特应性皮炎小鼠奖励回路中的神经通路，对

焦虑和抑郁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22]。根据上述证据表明，紊乱的 5-HT 系统水平是抑郁症的关键病理生

理机制，而针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逆转 5-HT 系统失衡，从而促使突触可塑，使抑郁样行为得到缓解，因

此，电针或针刺治疗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23]。 

4.2. 针刺对于 DA 的调节作用 

除了 5-HT 之外，DA 在抑郁症发病及针刺治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抑郁症可引起 DA 系统功能

失调[24] [25]。在伴有快感缺乏的抑郁症患者中，PET 成像研究表明：DA 转运体(Dopamine Trans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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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的结合作用相对于健康受试者有明显的降低[26]。这说明，当 DA 消耗较长时间后，DAT 密度就会

下降，这是因为 DA 浓度过低引起的减量。另一方面，电针(EA)可以通过上调多巴脱羧酶(DDC)的表达来

改善大鼠的抑郁行为[27]。根据 Cai 等人的研究，EA 可以逆转慢性不可预测的轻度应激(CUMS)大鼠总

DAT 和 p-DAT 的增加并减轻抑郁行为，这可能是通过痕量胺相关受体 1 (TAAR1)激活下游蛋白来调节

DAT 的数量或功能[28]。此外，亦可以从多巴胺能系统来解释，多巴胺能系统主要包括从中额叶皮层(PFC)
和伏隔核(NAC)投射到中脑皮层系统和中脑边缘系统中的从中脑延伸到前脑的 DAergic 神经元，这些神

经元与应激、情绪、认知等功能有密切关系。它的功能活动的异常对抑郁性行为的表现进行了介导。采

用基于同位素标记相对和绝对定量(iTRAQ)的蛋白组学技术，分析了前额叶皮层(PFC)的蛋白质变化，结

果显示电针“百会穴”(GV20)和“印堂穴”(GV29)介入 1 周后，无法预测的慢性应激(CUMS)大鼠 DAergic
信号通路中的 4 个突触蛋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蛋白分别为负责将多巴胺从细胞外再摄取到突触前

神经元的多巴胺转运蛋白(DAT)、负责刺激调节多巴胺和谷氨酸受体并起到激酶或磷酸酶抑制剂作用的

蛋白磷酸酶 1 调节因子亚基 1B (PP1R1B)、参与多巴胺合成的酪氨酸羟化酶(TH)、产生多巴胺的催化多

巴脱(PPP1R1B)、以及多巴胺(DDC)脱氧酶。这表明电针通过调节 DAergic 信号通路，可能起到抗抑郁的

作用[26]。所有这些作用都可以改善抑郁模型大鼠的抑郁行为，但这些研究尚未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4.3. 针刺对于 NE 的调节作用 

NE 在人体内的水平起伏也与病理机理中起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抗抑郁药治疗抑郁症的过程，NE 也

参与了[29]。曾有研究显示，对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采用醒脑开窍针法取百会、水沟、印堂、内关、三阴

交等穴位进行治疗，经研究发现，患者血清 NE 水平在治疗后升高[30]。类似的发现也出现在卒中后抑

郁动物模型上。大鼠卒中后神经行为评分上升，测试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次数下降，超微结构损伤海马

神经元加重，NE 含量下降；大鼠行经针刺治疗后为科学改善，海马神经元超微结构损伤降低，NE 含量

增加[31]。有研究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检测小鼠血清和海马组织中炎症因子(TNF-α、IL1β 和 IL-
6)的浓度，检测海马组织中 NE 的含量，以探讨电针(EA)对小鼠抑郁症(CUMS)诱导的慢性和难以预测的

轻微应激作用的治疗效果及其机理。CUMS 组血清和海马中的 TNF-α、IL-1β 和 IL-6 与对照组相比，浓

度明显升高，而慢性和难以预测的轻度应激电针(CUMSEA)和 CUMSAD-CGAS-SHRNA 组则有明显的抑

制作用。此外，CUMSEA 和 CUMSad-cGAS-shRNA 组中 NE 分泌显著升高[32]。以上研究表明，包括 NE
在内的单胺类神经递质在针刺治疗抑郁症中均可能参与了调控。 

4.4. 通过针刺对于组胺的调节作用 

关于组胺对于抑郁症的调节作用研究较少，其具体机制我们可以从组胺与血脑屏障和细胞因子的关

系进行探讨。血脑屏障(Blood Brain Break，简称 BBB)是中央神经系统的主要屏障，阻止活动物质从周围

循环系统进入 BBB 与 MDD 等精神障碍密切相关。研究表明，组胺是造成 BBB 通透性增加的主要因素

[33]。一般情况下，组胺不会通过 BBB 途径发挥作用；但组胺会诱导 BBB 通透性的提高，从而促使组胺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而使组胺的通透性增高。在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患者在脑脊液和脑实质中具有较

高的组胺水平[34]。而抑郁症的炎症假说表明，组胺水平升高会降低血清素并增加细胞因子[35]。细胞因

子被视为调控先天免疫反应的“免疫信使”[36]。在基础条件下(即无炎症刺激时)低浓度表达在中枢上的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37]。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在血液和脑脊液中呈现出促炎细胞因子和细胞因子受体水

平上升的现象[38] [39]。炎症会产生活性氧(ROS)和活性氮(RNS)，从而降低氧化应激敏感酶和四氢生物

蝶呤(BH4)等因子的活性和表达[40]。BH4 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合成过程中的辅助因子，研究显示，在接受

炎症细胞因子(即 IFNα)治疗的患者中，BH4 与 CSFIL-6 水平呈负相关[41]。并且有四种组胺受体(H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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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R、H3R、H4R)，H3R 和 H4R 在介导 CNS 中的免疫应答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组胺升高可导致海马

体中 5HT 末端上的 H3 异源受体活化增加，导致神经元 5-羟色胺释放钝化并产生细胞外 5-羟色胺减少。

有研究表明针刺能有效降低血清内的组胺含量[42]，此外，也有研究通过平针刺降低了组胺、IL-6 的释放

以及 CCR3 和 H1R 的表达[43]。然而，这些研究可能表明抑郁症患者的组胺系统发生了变化，但仍需更

多临床研究来确认组胺在抑郁症发展和治疗中的作用。 

5. 结语与展望 

作为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抑郁症的发病机理十分复杂，所以抑郁症在当今的治疗过程中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针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

整的体系。针刺可以通过调节 5-HT、NE、DA 和组胺的含量以及相关受体的活性来实现其抗抑郁效果。

关于针刺治疗抑郁症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集中在单胺类神经递质，特别是 5-HT 受体方

面。未来将继续深入探讨针刺如何通过这些单胺类神经递质来治疗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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